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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我国民族语文现代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就展开了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在此基础上，为一些民族语言确立了标准音，为10个无文字的民族创制了14种新文字，为文字不完善的民族改进了8种文字。这些工作不仅为民族语文规范化和标准化确立了基点和方向，也为民族语文的信息化准备了基础性工作。1965年，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少数民族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这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第一个标准文本，为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标准化工作提供了工具和依据。
1984年10月，全国首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会议涉及蒙、藏、维、哈、朝、壮等6种少数民族语文信息的计算机处理，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连续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学术研究和技术的发展。
1991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报告的通知》，明确将“搞好民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作为民族语文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后我国少数民族语文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1995年，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特别分委会在北京成立，随后在其下成立了蒙古、藏、朝鲜和新疆少数民族语4个术语工作委员会，负责整个少数民族和各有关民族语文的标准化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文标准化搭建了一个工作平台。
1998年7月，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语文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语文现代化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是民族语文现代化整体规划。会议形成了《全国民族语文现代化规划会议纪要》，对我国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2年9月，为落实中央领导的批示，教育部、国家民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赴西藏、内蒙等地区，对民族地区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在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国家民委、教育部起草了《民族语文信息化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
2004年4月，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信息技术与资源库建设学术研讨会。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国家民委、教育部、信息产业部、中央统战部、科技部、国家标准委等机构领导出席了会议。同年11月，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分技术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大家就教育部、国家语委制定的“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与信息化课题指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达成了建立民族语文信息处理的统一平台、突出规范标准研制、抓好民族语文资源库建设等共识。
2005年7月，时值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20周年，在青海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学术研讨会”，会议论题非常广泛，包含了各种民族语文编码字符集标准、输入输出设计、多文种网络应用与信息发布技术、多文种全文检索与跨语言信息检索技术、电子词典研制、民族文字文本处理和机器翻译、电子出版等等内容。同年7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中国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及信息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当前要大力加强民族语文规范标准建设；确保因特网上民族语文数据的传输、共享与信息安全；要集中力量加快民文基础软件、通用软件的研发和统一平台的建设；要支持民族语文的资源库建设，有计划、分步骤地建设多文种的多种资源库。这次会议完全是政府主导的推进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的会议，它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表明中国政府对民族语文信息化工作的支持进入落实和实施阶段，也反映了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和信息处理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和阶段。
下面从标准、操作平台和资源库建设以及少数民族文网络应用等方面简述我国少数民族语文标准化和信息化的基本情况。
一　少数民族语文规范标准建设状况
标准化是规范化的发展和升华，是对规范化成果的凝练和概括，是语言规范化走向深入的标志。民族语文标准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民族语文及其衍生的标准；另一类是涉及民族语文信息处理、交换、管理等的技术标准。前一类标准使用范围比较广泛，既可以用于一般的社会生活，也可以用于计算机；后一类标准主要用于计算机信息处理中。
（一）一般的语言文字标准

一般的语言文字标准（或者称本体标准）的制定先于面向信息处理的标准，它一开始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语文的不规范问题。信息化时代来临后，又赋予了它新功能，成为人机两用标准。少数民族语文第一个标准是1965年发布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不但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标准化提供了工具和依据，而且也成为少数民族语地名标准化纲领性的文件。在此基础上，在少数民族语地名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标准。主要包括蒙古语地名译音规则（CHIV-801--1982）、维吾尔语地名译音规则（CHIV-802--1982）、藏语（拉萨语）地名译音规则（CHIV-803--1982）、哈萨克语地名译音规则（CHIV-804--1987）、柯尔克孜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ZBA79002—1990改为CH/T 4012--1999）；藏语（安多语）地名译音规则（ZBA79003—1990改为CH/T 4013--1999）、藏语（德格话）地名汉字译音规则（CH4001--1991）、黎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CH4002--1991）、凉山彝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CH4003--1993）、德宏傣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CH4006--1998）、西双版纳傣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改为CH4014--1999）。此外还有一些标准也涉及到了少数民族语地名标准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及英文版地名拼写规则》，就规定了汉语、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拼写规则等。这些地名标准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标准化水平，促进了我国民族语地名的规范化。
国家语委2004年发布的《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与信息化课题指南》中，对少数民族人名、地名汉字音译和拉丁化转写、术语规范等给予了重点资助，资助项目包括《少数民族人名拉丁字母转写规范》、《少数民族人名汉字音译转写规范》、《少数民族地名拉丁字母转写规范》、《民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民族语术语缩略语书写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其中《少数民族人名汉字音译转写规范》涉及到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彝、傣等族的人名规范。从资助项目看，少数民族语术语标准呈现出两个倾向，一是注重一般原则与方法的规范标准建设，仅在宏观层面上为各种具体语言标准的制定提供指导；二是注意与以前规范标准的互补和衔接，过去大多是地名标准，这一次主要是人名、教材术语以及其他术语的标准建设。这些标准研制出来后，我国少数民族语的术语标准将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在长期实践和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一些民族语还发布了地方标准或具有地方标准性质的规定，以促进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如蒙古语相继发布《关于蒙古语语文标点符号的规定》、《关于试行蒙古语文缩写和略写法的通知》、《确立蒙古语术语标准化工作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确立蒙古语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确立蒙古语缩略语书写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维吾尔语发布了《维吾尔人名汉字音译转写规则》；朝鲜语审核制定了《朝鲜语规范原则》、《汉朝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统一案》、《朝鲜语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和《朝鲜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原则与方法》等。
此外还有一些通用标准也涉及到了少数民族语标准化，如《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及英文版地名拼写规则》，这些地名标准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标准化水平，促进了我国民族语地名的规范化。《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也规定了少数民族人名的汉语字母拼音写法等。

（二）面向信息处理的少数民族语文标准
我国民族文字编码标准的研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有多种传统通用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1987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内蒙古民语委、内蒙古计算中心等单位联合制定的《信息处理交换用蒙古文七位和八位编码图形字符集》（GB8045-87），这是我国第一个民族文字编码标准。此后又制定了《信息处理交换用蒙古文字符集键盘字母区的布局》（GB8046-87）、《信息交换用蒙古文16×12、16×8、16×4点阵字模集》（GB7422.1-87）、《信息交换用蒙古文16×12、16×8、16×4点阵数据集》（GB7422.2-87）、《信息处理用蒙古文24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GB12051-89）等标准，这些成果在当时的技术和设备环境下，为研发、应用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先后获得了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94年我国开始制定ISO/IEO 10646多文种平面上的蒙古文国际编码标准。经过专家多次论证，提出了一套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的《蒙文编码方案》，包括蒙古文、托忒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统一的编码方案。这套方案2000年得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通过和Unix技术委员会的认可。2003年发布的Unix4.0中收入蒙古文、托忒蒙古文、满文名义字符和控制符号155个，编码空间为U1800-18AF。此外《蒙古文拉丁转写方案》国际标准也正在研制之中。2006年6月，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成立了蒙古文信息技术国家标准工作组，标志着我国蒙古文信息技术国家标准的制定有了自己的平台。 
维、哈、柯三种文字都是以阿拉伯文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大部分字母是共同的，所以在计算机处理这些文字时大都统一做在一个系统上，使系统具有同时处理这三种文字的功能。1989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新疆大学和新疆语委牵头制订的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信息交换用维吾尔文编码图形字符集》（GB 12050-1989）。20世纪90年代初，新疆民语委牵头组织有关单位的专家起草和制定了计算机信息处理维、哈、柯、锡伯等文种的三项国家标准，成为各类相关民文软件开发共同遵循的标准。2005年4月，新疆质量技术监督局、区信息化办公室发布了《信息交换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与扩展集》、《信息交换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字体字形》、《信息交换用维吾尔文界面信息常用术语》3项地方标准。这三项标准的发布对解决维、哈、柯文计算机编码不全、字体字型标准不一致、不统一，界面术语翻译不准确、不规范，软件之间互不兼容、互不支持等问题起到很大的作用，还将有效地解决当前新疆民族语文信息处理技术应用、推广、发展及实现产业化的问题。
1989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延边电子信息中心起草的《信息交换用朝鲜文字编码字符集》（GB12052-1989）国家标准，共收入朝鲜文字符5300个。为实现朝鲜语信息处理国际化目标，该中心积极同朝鲜的计算机中心、韩国国语信息学会、延边朝鲜语研究所联合，完成了三国通用的《国际标准信息技术用语词典（1-25）》编译工作。现已在朝鲜语字母排序、键盘排序安排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91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四川省民委、民语委组织西南民族学院等单位根据规范彝文研制的《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GB1314-1991）、《信息交换用彝文15×16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GB13135-1991）两个国家标准。1995年又发布了《信息交换用彝文24×24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标准。1993年，四川省民委、民语委和西南民族大学完成了《通用多八位彝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方案，并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了关于将彝文编码到ISO/IEC 10646的提案，经过六年的积极争取，1997年第33次ISO/IEC JTCI/SC2/WG2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彝文方案中的1165个彝文字符和57个彝文部首的字形及名称，编码空间为UA000-A48F和UA490-A4C8。1999年1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终于批准了将彝文及其部首编码到ISO/IEC 10646 BMP的提案，并被收入该国际标准2000年版。
藏文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始于1993年，“以我为主”地开展了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经过藏文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信息标准专家们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制定藏文编码国际标准的最终方案。1997年7月在第33届WG2会议及SC2会议上正式获得通过，共包括藏文及梵文字母、标点符号、天文历算符号193个编码字符（俗称小字符集），编码空间为U0F00-0FFF。这个标准的通过使藏文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与此同时，国家公布了《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GB16959-1997）和《信息技术 藏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点阵字形 第一部分：白体》（GB/T 16960.1-1997）两项国家标准。但由于技术原因，国内外至今还没有利用小字符集通过动态叠加组合方式实现藏文信息处理的成功案例。2002年以来，我国两次向ISO/IEC JTCI/SC2/WG2提出了“大丁藏文编码字符集”方案，但遭到拒绝。2004年3月，国家标管委决定成立藏文信息技术标准工作组。2005年8月，由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大学联合国内有关单位，共同研制的藏文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 扩充集A》、《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 扩充集B》通过了专家鉴定。前者包括藏文垂直预组合字符962个，后者包括5702个字符。编码位置在GB13000的专用平面0F平面，其排序遵循基本集的排序。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信息技术 藏文编码字符集键盘字母数字区的布局》标准，键盘布局按字元频度设计，结构合理，输入速度快，不易出错，也初步解决了藏文键盘布局不统一的问题。
傣文信息化起步较晚，它一开始走的就是国际编码标准的道路。2001年，德宏傣文编码国际标准获得通过，共收入35个字符，编码空间为U1950-197F；2004年，西双版纳新傣文编码国际标准获得通过，共收入80个字符，编码空间为U1980-19DF，西双版纳老傣文的国际编码标准目前也正在制定中。
此外，八思巴文编码方案经过多年的修改，现在已散发给WG2和UTC成员复审；200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向云南省语委下达了《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发任务，纳西东巴文的国际标准有望在不久的将来问世。其他一些古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贵州古彝文的编码标准也在研究和制定中。
我国各传统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都制定了一些语言文字标准和信息编码标准。但由于民族语言规范化程度不够，有些民族语言方言分歧较大，再加上民族语言字形各种各样，非常复杂。目前的标准体系还是比较粗疏的，民族语文的标准还跟不上时代的需求。目前标准体系建设只搭了一个架子，内部许多标准还有待制定；字符集不全或不合适，严重影响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有些文字的编码标准虽然确定下来了，但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多困难；面向信息处理标准的国际标准化步履艰难；由于少数民族一些标准是“事实标准”，本身还存在很多缺陷，标准的修订还没有提上日程。
二　少数民族语文操作平台的研制和发展状况
建设稳定的操作平台是实现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的又一大基础工程。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操作平台，各民族语文研究专家和计算机专家联手合作，分别在DOS、WINDOWS以及LINUS系统下开发了各种信息处理系统，促进了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的发展。
我国民族语言信息处理是从蒙古文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计算机上实现了蒙古文信息处理系统，1983年，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计算中心建立了《蒙古秘史》拉丁转写计算机检索系统。1989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所、北京大学信息技术公司联合研制了在DOS环境下运行的北大华光蒙古文排版系统（后改为北大方正排版6.0）多文种系统。该系统不仅能够处理蒙古文，同时还能处理托忒文、满文、八思巴文、阿里嘎里文、卡尔梅克文、布里亚特文、新蒙古文以及汉、英、俄、日文和国际音标。另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一些特殊字符，可横排也可竖排。有大小26种字体，还可以设置一些艺术字。还根据需要设置了一些专门系统，如蒙文辞典编纂系统、蒙古作家用语风格分析系统、蒙文图书管理系统、蒙医诊查系统、电视节目安排系统等。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水平的提高，原来的蒙文排版软件在各个方面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需要更新换代。2001年北大方正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合作，开发了在Windows环境下运行的基于蒙古文编码国际标准的蒙古文书版9.1排版软件。该版软件同时具备兼容原蒙文书版生成的小样文件和稳定性高的特点，可以支持蒙古文、托忒文、汉文、俄文、英文和日文的排版。目前在LINUS操作平台下实现蒙古文信息化成为蒙古文操作平台研制的目标。
藏文软件系统研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如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张连生在1981年尝试用计算机进行藏文词汇排序工作。1983年又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利用PLATO计算上的一个应用软件TUTOR，实现了藏文字符输入、显示和输出的藏文字处理系统。1984年上海教育学院物理系俞乐等人在VICTOR9000微机上利用BISIC语言实现了一个具有输入、显示和打印功能的藏文字处理系统，并用BISIC编写了藏文报表软件；在此前后，甘肃省计算中心以及航天部710所也各自开发了一套藏文字处理系统。但这些系统都是利用其他软件在应用软件层面实现的，而不是在操作系统层面实现的藏文字信息处理，而且都是单一文种处理系统，无法与汉文或英文兼容。1986年，青海省药品检验所、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学院与北京有线电厂合作，在CCDOS2.13下开发了与汉英文兼容的藏文操作系统TCDOS。此后、青海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合作开发了可挂接在WPS下的藏文轻印刷系统——兰海藏文系统；四川大学、南京新技术研究所、西藏大学也各自开发了一个汉英藏兼容的信息处理系统。这些成果促成了国内藏文信息处理领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个与汉英全兼容的、实用化的藏文操作系统的诞生。1988年，中国藏学中心和航天部710所推出了藏文字处理激光编辑排版印刷系统，该系统后来与潍坊华光合作开发出了书林藏文排版和激光照排系统。1990年，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公司等单位联合推出了北大方正藏文书报版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客户群，成为藏文信息处理研究领域的基本平台，占据着藏区90%以上的书版和报版印刷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软硬件技术的发展，WINDOWS成为微机操作系统的主流，在新的操作系统下实现藏文信息处理成为必须解决的任务，于是围绕着WINDOWS操作系统实现藏文字处理成为藏文系统开发的目标。1997年，北大方正推出了基于WIN31藏文维思彩色印刷系统；同年青海师范大学开发班智达藏文系统；2000年西北民族大学开发同元藏文系统，并有网络字库；2001年，西藏大学也开发了藏文软件——“火狐”藏文处理系统；2003年，清华大学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开发藏文多字体印刷藏文(混排汉英)文档识别系统。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研制出藏文识别实验系统。2005年中科院软件所与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联合开发基于Linux的跨平台藏文信息处理系统和办公套件。
新疆少数民族文字软件处理系统，主要使用的软件有基于DOS或WIN32环境的北大方正排版系统（1991）、博格达维哈柯文排版系统（新疆民语委研制，1991）、潍坊华光排版系统（1992）、三立书版排版系统（1994）、锡伯文、满文文字处理和轻印刷系统（新疆民语委研制，1996）、“新疆2000”多文种图文排版系统（新疆民语委研制，2000）、阿拉伯文及多文种排版系统（新疆民语委研制，2000）等。北大方正和潍坊华光排版系统始终以“半分天下”的优势占领着新疆民族语文印刷业、报纸业市场，拥有广大用户。2002年，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出基于WINDOWS2000/XP操作系统的“书林”维、哈、柯、蒙古文公文版、书刊版和报版软件，适合于办公、印刷、出版单位和个人使用。新疆多文种操作系统的开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有Windows3X维哈柯文系统（1996）、多文种Windows95平台“民文视窗”、Windows9X维哈柯文系统（1998）、Windows2000维哈柯文系统（2000）等。此外还开发了一些专门系统，如维哈柯文广播文稿系统、屏幕动态信息翻译系统、学校管理和排课等系统。　　
朝鲜文操作系统由于其组字拼写方式的特殊性，已实现的朝文处理系统种类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组合式和整字式。组合式直接在西文操作系统上实现；整字式以汉字操作系统为基础，用软件插接兼容，通过改造操作系统在系统级上实现朝文、汉字、西文兼容。中央民族大学和航天部在整字式朝文系统上开发了朝汉英语音兼容系统。

彝文操作系统的开发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至今，研制开发了PGYW彝文计算机、微型计算机彝文处理系统YWCL、计算机激光彝文/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计算机彝文/汉字/西文系统、CMPT大键盘彝文系统、华光彝文、汉字、西文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北大方正彝文激光照排系统、YWPS彝文桌面办公系统、YWDS彝文系统，实现了在网上浏览彝文信息。
广西计算中心开发了古壮文计算机处理系统，并于1993年用该系统出版了《壮族民歌古籍集成》第一卷《嘹歌》，全书150万字，使壮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进入了计算机处理的新时代。
傣文操作系统的研发起步比较晚。2003年，西双版纳报社和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开发了“西双版纳新老傣文计算机排版系统”。该系统首先运用于傣文古籍整理，现已出版了傣文贝叶经十三卷。但这个系统仅限于计算机排版，还不能应用在新闻采编、电子政务、远程教育、广播电视稿等方面。
2006年，大连民族学院郭海、赵晶莹在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发了一个纳西象形文字信息处理平台，通过对纳西象形文字轮廓字体的制作、编码映射、输入开发以及植入技术，基本完成了纳西象形文计算机化处理平台的搭建，实现了中、英、纳西象形文的混合编排。
少数民族语言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操作平台，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大多数是通过挂接实现的，只具备一般处理功能；第二，少数民族语文还缺乏统一的操作系统平台，因此造成了每一次系统平台的更换，都会产生一次阵痛；第三，各民族语言之间软件研制各自为阵，兼容度差，妨碍了信息的交换和共享。综上所述，开发符合国际化/本地化标准的通用系统平台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
三　少数民族语文资源库的建设状况
语言学研究必须以语言事实作为根据，详尽地占有材料，才有可能在理论上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因此语言资源库的建设成为语言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在发展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语言资源库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与内蒙古计算中心合作，将《蒙古秘史》输入计算机，并匹配了一些检索、分析软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世纪蒙古语语料库”（1984年），开了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库建设的先河。《蒙古秘史》语料库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该语料库情况是：用拉丁转写和汉字录入；有词尾进行切分，断句、引语、人名地名标记等；可以直接利用WORD编辑器检索。此后又建立了回鹘体蒙古文语料库（1984年）、契丹小字语料库（2000年）、八思巴字文献语料库库（2001，2004年）和蒙古语口语语料库（2004年）、托忒文语料库（2000年）、17世纪满蒙关系书信语料库（尚未完成）等。2000年，结合汉蒙机器翻译系统，建立了近20万词的汉蒙对照政府文献语料库，目前正将它扩展成为150词级的语料库。生语料的规模目前达到80000句对左右。汉蒙双语语料库的加工（processing）：汉语部分的分词标注、蒙古语部分的词切分标注、汉蒙词语级别的对齐。目前实现汉蒙词语自动对齐并人工校对的语料规模达到18000句对。1984年至1990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建立了100万词级的“现代蒙古语文数据库”，以后几年，扩展成为近500万词级的“现代蒙古语文数据库”（1998年），现在这个语料库又扩展至1000万词级。该语料库是蒙古语重点建设语料库，目前正在不断扩容和完善之中。
信息词典建设也是数据库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蒙古语已有蒙古语语法信息词典和汉蒙电子词典两个信息词典。语法信息词典总词条近90000个，总信息量约2700000条。汉蒙电子词典除数据库外还有独立的查询界面，又有屏幕抓词功能，因此既可作为通用的查词工具服务于普通用户，也可以作为数据资源用于汉蒙词对齐程序和汉蒙机器翻译引擎。该词典收词18.6万余条，词典数据以数据库形式储存，译文采用蒙古文编码标准（ISO/IEC10646-2000）。
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开发了一个约2000万字口语为主语料，其中200万带标注语料（熟语料），开展了大量藏语分词研究，提出组块识别与块内分词技术方案。目前已建立了超过1000万字的平衡语料库，并对其中约100多万字的口语文本进行了标注。西北民族大学则按照报刊类、文学类、教育类、科技类、佛学类、历史类和传统文化五类，建立了一个总数达到1.2亿字节的文献语料库，这个语料库目前主要用于统计，而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加工。藏语也开发了一些信息词典，如语法属性词典（口语）、藏语语素词典、藏语动词词典、藏语倒序词典、藏语成语俗语谚语词表、藏语人名词表（均为电子词典）。青海师大还开发了汉藏英三语对照电子词典，含高校教育各科术语表；西北民族大学开发了藏语书面语电子词典。西藏大学计算机学系洛藏先后开发了英藏—藏英电子词典（DOS版），藏汉英电子词典（WINDOWS版）和藏文电子词典（WINDOWS版，纯藏文）等。
新疆大学从2002年起开始建立现代维吾尔语语料库系统，计划包括五个部分：语料库、电子信息语法词典、规则库、统计信息库和检索统计软件包。其中语料库又分为生语料库（经初步整理的原始语料）和加工语料库（经过加工和校对的语料），目前已有生语料800万词。为保证语料此行标注使用小标记集的同一性，专门制定了《现代维语语料库加工——词语（词根与钩形附加成分）切分语词性标准规范与手册》。新疆师范大学也建立了200万词的语料库，并制定了《信息处理用现代维吾尔语词性标注集规范》，对维吾尔语的特性提出的多种标注方案，使维吾尔语语料的深加工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数据库，如香港科技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共同开发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词汇语音检索数据库》，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语言的语音数据库等。
在建立和加工资源库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化在词法、句法处理、语义计算、机器翻译、语法词典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果，在此不赘述。
近20年来虽然研制了一批语料库，但是总体看来，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规模普遍比较小；合理的、严格的加工标注规范尚没有建立，因此也没有完整意义上深加工的语料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的管理和维护还很差，由于没有自己真正的平台，每一次操作系统的变化，数据库资源都要经历一次转换的阵痛。因此，教育部国家语委的《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与信息化课题指南》，对民族语言文字术语数据库、语料库、知识库等资源库建设给予了重点资助。
四　少数民族语文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
标准的建立和平台的实现迅速地延伸到新技术的应用，自2000年1月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网站——同元藏文网站开通以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和网页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蔓延开来。目前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和网页，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还实现了网上聊天。
目前藏文比较有名的网站有中国西藏信息中心、同元藏文网站、“西藏语言文字网”藏文版等。2006年6月，青海开通了“中国藏族网通”网站，作为全国首家大型藏文综合门户网站，“中国藏族网通”软件系统采用了国际或国内领先技术，是国际上唯一支持藏语文内容检索的网站系统，可同时实现汉、藏、英文的站内检索；建立有大型藏文数据库，为网站内容充实和今后开展大型文化研发打下了坚实基础；支持动态视频点播和发布，可以实现视频文件资源的在线发布；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内容管理系统，从写稿、审核、签发、撤签、归档全套自动管理。
维吾尔文目前比较有名的网站有Uigur Linux（维文Linux中心）、Zaman（时代）、Uighursoft（乌鲁木齐维软公司）、Almassoft（乌鲁木齐金钻电脑公司）、Izadinix（探索）、“新疆语言文字网”等。综合性网站有Uighur News 、维吾尔在线、Oyghan、SabiLar、Uighurnet、阿凡提、“纳福”等。2006年11月，开通了新疆自治区政府网站维吾尔文版，以符合维、哈、柯少数民族文字信息化国家标准的规范提供政务信息及网上政务服务。
自2001年5月开通了首个蒙古文网站——“蒙古文化”网站之后，至今已开通了一百多家蒙文网站，比较有名的有“蒙古文化”、“蒙科立蒙文网站”、“草原雄鹰”、“曾经草原”等网站。2006年3月，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开通了蒙古文版的新巴尔虎左旗政务网站，填补了呼伦贝尔市蒙古文版政务网站的空白。其后又开通了呼伦贝尔日报社蒙文网站，成为全国报业第一家蒙文网站，填补了蒙文报纸没有网站的空白。
几种传统的民族文字虽有自己的网站，但技术含量较低，加之缺乏完全支持少数民族文字的网络平台，一些网站为了信息传输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只好将民族文字转成拉丁字母输入和显示，或者制成图片上网，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文字的上网问题。
五　少数民族语文标准化和信息化急需解决的问题
近2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标准化和信息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汉语以及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的急切要求相比，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信息化本身的问题，二是信息化的外围问题。具体来说，包括：
（一）急需统一的文字处理平台、完整的标准体系和可靠的语言知识资源支撑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语文标准化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颁布了一些标准，但是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化的客观要求。而且颁布的标准目前还是粗线条的面上的标准，而一些点上的标准还没有真正开始研制。另外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衔接上做得也很不够，造成少数民族语文标准长期游离于国际标准之外，近些年来依然没有大的改观。标准化是推动信息化进步的基础，也是信息系统有效运行的保证。没有相关的标准作为基础和保障，少数民族信息化的发展就很难真正实现。当前，尤其需要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和国际衔接方面下功夫。
各少数民族语言虽建立了各种操作系统，但到目前为止少数民族语言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多语种语言平台，软件之间兼容性差，妨碍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多语言图形用户界面，复杂的文档处理、语言模型等也没有统一的技术支撑。而这些既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础，也是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化面临的瓶颈问题。只有真正建立了自己的统一的操作平台，少数民族信息化下一步工作才能真正迈得开，才能实现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质的飞跃。而要解决这个瓶颈问题，不但需要在政策层面上进行统一规划和实施，在技术层面上也需要多语种信息化专家进行联合攻关。
标准建设和平台建设是实现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的基础，语言资源库的建设则是少数民族现代化走向深入的保证，只有容量大、加工规范的资源库才能真正保证少数民族自然语言处理的深入发展，因此要借鉴其他成熟经验，建设一批容量大、深加工的资源库，包括各种文本资源库和语音资源库。
（二）急需培养少数民族语文标准化、信息化人才，培育和支持软件市场正常发展
进行少数民族语文信息化，人才是关键，尤其需要复合型人才，如标准领域的人才（包括国际标准）、计算机方面的人才，以及懂少数民族语文的人才。在近30年的标准化和信息化过程中，我国培养了一批标准化和信息化人才，但总体来说，人才匮乏逐渐成为制约少数民族标准化和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高层次研究人员严重不足。现在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而在现有的学科背景下，很难建立一支这样的队伍，因此急需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支持，尽快建立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尤其是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设。还需培训现有人才，如培训懂语言文字的学习计算机和标准化方面的知识，完善其知识结构。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要走市场化道路，但是在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和自培能力比较差时完全依赖市场，必然造成少数民族文字软件和网络的日渐萎缩，也易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加之少数民族文字软件开发成本高，不仅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用户也因价格偏高而难以承受。因此，目前要完全靠市场竞争来促进少数民族语文软件的发展还不现实，所以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化急需一些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而且要加强政府引导，合理地利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
( 作者单位：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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